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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父吳俊才先生，是一位新聞記者，歷史學者，印度與東南

亞的區域研究專家，並且創建了台灣的中國大陸研究。他歷經了許

多在政府和執政黨中的重要職務，但始終是一位謙謙儒者，學術中

人。從他在民國85年（1996）過世，到今天民國105年（2016），

剛好二十年。他的親人與故舊門生都感覺到應該對這一位對學術與

社會都有巨大貢獻的人物加以紀念。在父親的眾多學術研究和工作

經歷當中，我們選擇的紀念主題是「紀念吳俊才先生：中國大陸研

究的創建者、東亞所創所所長」。

這個選擇反映了我們認為家父在中國大陸研究和創建東亞所

上，帶來了最深遠的影響，同時也反映了我們認識到他當初所開創

的志業，在我們國家當今的處境中，是何等的重要、何等的需要人

們的關注與投入。東亞所的設立，是為了培養研究中國大陸的人

才，並貢獻於全球的中國研究。今天，面對崛起的大陸，台灣、甚

至區域與全球，都無可選擇、必須積極地深入了解。然而，在最需

要瞭解對岸的台灣，我們卻缺乏企圖與見識，眼光與視野，來做當

年家父那種的規劃和佈局。多年來台灣處理大陸事務和兩岸關係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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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間骨幹，多是出自東亞所與國關中心所培養出來的人才。這裡可

以看到家父的識見。可是，我們需要更多的後續擴展，更多的經營

策劃，來建制更規模宏遠的研究機制，才能夠跟得上瞬息萬變的大

陸局勢和兩岸關係。在這個任務上，我們做得太不足了。紀念家

父，因此帶來了這層更為迫切的含意。

我深深地感覺到，對於中國大陸的研究，必須掌握兩個傳

統，不能偏廢。一個傳統是台灣對於大陸從共同的歷史、語言、文

化與互動經驗所累積的研究基礎，這個基礎在過去具體地表現在早

期研究者的親身經驗，和台灣所擁有的珍貴原始資料當中，現在這

些優勢雖然看似已經不再，但是東亞所和國關中心的傳統所孕育出

來的一代代學者卻始終展現了對於大陸菁英和社會一種更為貼近的

體認，這是異文化的學者所難以企及的。另外一個研究中國大陸的

傳統是源於西方的社會科學，追求精確，強調計量，而且日新月

異、推陳出新。如何能夠擷取兩家之長，並且體會與包容不同的研

究途徑，是我們想要瞭解對岸必須具有的心態。家父在早期能夠開

拓對於中國大陸的研究，讓台灣的觀點受到國際上的重視，就是在

於把握住了台灣的研究利基，勇敢地和國際接觸，求新求變。我

想，我們現在所需要也就是這樣的精神。

從事中國大陸的研究，其目的不是追求學術點數、或是獲得

獎勵升等。大陸研究和兩岸關係對於台灣是生死攸關的大事，研究

者需要懍於本身的使命，提醒大眾的注意，喚起政府的重視，盡一

個知識份子的責任。簡言之，台灣的大陸研究禁不起抽象的空談，

而需要有實用性。實用不代表浮淺，事實上，只有深入的理解才能

產生實用的建議。我們的學術界，太被源於理工生命學科的標準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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束縛，太被西方的學術標準所牽引，忘了研究中國大陸的終極意義

是什麼，這是和家父當年以知識報國的心情是大不相同的。我們今

天紀念他，感佩他所開創出的那一個格局，就不能不回過頭來想到

我們今天的侷限和被動。台灣完全有可能，在中國研究的領域中，

發展一種視角，適合我們所用，並引起國際的重視。這個企圖心，

「東亞所人」應該要有的。

最後，讓我講幾句對於東亞所的感覺：

民國五十七年父親吳俊才先生銜經國先生之命，籌創了東亞

研究所，那時候我只有十歲。十二年之後，我以第一名考進了東亞

所，那是我當時唯一的志願。

世界上有多少人能有這種殊緣，可以進入父親所創辦的研究

所讀書？

我珍惜這個機緣，更時時感覺到和東亞所的親近，因為我真

真實實是和它一起成長的。

東亞所48年了，快要半百，培育了多少菁英，做出了好多貢

獻，然而最叫人難以忘懷的是我們許多人都記得這個傳統，在48年

後還回來看它。

父親是用什麼樣的精神，去辦一個所，讓它的團聚力能延續

近五十年？我沒有在其他的地方看到這樣的所。就像中美會，雖然

改了名字，但是這個傳統還在延續。我相信這和開創者的信仰和理

念有深深的關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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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父已經離開20年了，他雖不在，但是我深信他會想告訴大

家：「請把東亞所用知識愛國的傳統繼續下去，讓它的第二個50年

更燦爛。」

這也是我們心中最深最真的願望。


